
 

这次购书风潮过后，《白泉》的作者洪建民成了全

市百姓关注的明星。他先后坐客直播间、应邀四处作

白泉主题报告，宣讲从新洗水和白泉重逢定理；以至

于连续3年被评为海洋市最有影响的人。可是，谁也不

知道，他的小说《白泉》是他献给南珠儿的生日礼物，

而那些诗都是写给南珠儿的。 

现在，洪建民才感到把文学拣起来，对他来说不

能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儿。尽管，洪建民知道再去想南

珠儿已经不见得还有什么意义，可是在心中却怎么也

摆脱不了这个影子的纠缠。有一段时间，他很寂寞。

于是，他就拼命的阅读《重逢论》和白泉重逢定理，

并且试图独立完成计算尺和蓝天、碧水、甘泉等八大

区域的权值推导工作。可是，越是这样做，越是让他

更加思念南珠儿。他实在受不了了！就只好暂时把白



泉重逢定理放下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洪建民计划

让怀念南珠儿的记忆，从心中抹去。他就不断的制造

出更多的诗歌作品，有时也制作小小说、散文、游记，

拿出去发表。 

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不再去看白泉重逢定理，也

不再想蓝天、碧水、厚土、甘泉是怎么回事儿了。这

期间，他做了一番分析。在他最初的看法里，开始是

喜欢过南珠儿，这也是不能否认的。但是当发现自己

与南珠儿的距离时，担心自己将来一事无成，会拖南

珠儿的后腿，曾经拒绝南珠儿的介入，认为南珠儿和

白泉重逢定理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可是，他反对得不够坚决。现在，他发现当南珠儿参

加了以后，她已经在神不知鬼不觉中，给他洗脑了，

统治了他的灵魂，让他不得不跟着她走，因为南珠儿

是对的。特别是南珠儿可能还握有白泉老师说的谁也

没有说出的秘密，而这个秘密也许对推导八大区域之

间的关系，完善白泉重逢定理更加重要。这让他更加

思念南珠儿。他好像已经失去了自己，那么他自己，

或者说原来的洪建民哪儿去了呢？他想找回自己独立

的灵魂，可是，他怎么也无法回到从前。这是一件很

糟糕的事情。南珠儿的参与，使他对南珠儿的看法发

生了质的变化。他一看到白泉重逢定理，就不再单纯



是河流与清水重逢，而是能不能与南珠儿重逢了。 

感情有时真的像埋在地下的煤，在宁静中，它可

以保持长久的沉默，可一旦有人把它投进了火炉，它

就不能停止燃烧，直到烧成熊熊的火焰。 

本来白泉重逢定理讲得清清楚楚，人们能否重逢，

在于各自在相等时间里的行走能否走到交汇点重合，

可是他还是怀着挚爱深情心不由衷的思念南珠儿。看

来人的情感真的是一个怪物，居然能改变人的思维方

向。 

有时他甚至认为，白泉重逢定理就是南珠儿，或

者南珠儿就是白泉重逢定理，它们之间已经很难分开

了。洪建民甚至对自己的智商发生了质疑，很不满意

先祖留给自己的智力，很生祖宗十八代包括他自己的

气。洪建民分析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早知如此，何

必当初让南珠儿搅和进来，帮着研究白泉重逢定理呢？

也不该和她走得这样近，居然把自己的魂儿都让南珠

儿给珍藏了，真是得不偿失。他有点后悔了。 

可是退一步想，他发现南珠儿身上也的确有自己

身上所没有的东西，尤其她过人的智慧，怕是这一生

都无法赶超了，特别是南珠儿可能还藏有那个谁都没

有说出的秘密，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没有南珠儿，好在

南珠儿还是老师保荐的最佳助手呢，这就更不能离开



南珠儿。想到这里，他又感到，南珠儿的参与给他带

来了巨大的智力发展空间，这样一想，他又不能不想

南珠儿，他又感到这还是很值得的。 

正在他思友心切、矛盾无法调和的时候，南海芭

蕉给他发了一个短信：我友建民，近日我办了一个红

树林论坛，如有兴趣，请登陆支持。这天晚上，洪建

民按照南海芭蕉给的网页地址，十分顺利地就进入了

红树林网站。他看到南珠儿一首题为《红茄冬》的诗

也贴在这里，当然毫无例外的正在受到粉丝们的追捧。

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最令洪建民振奋的是南

海芭蕉留在自己博客的纸条。南海芭蕉对洪建民说：

五年前，我建议以你在全国诗坛的影响力，可否发起

红树林科考队之旅，以引起人们对南海红树的关注。

现在时候到了。 

洪建民对考察红树林的话题有着先天的好感。立

即回复说：可以。洪建民先后在十个大型诗歌网站发

出到南海考察红树的约请。各大网站纷纷响应。洪建

民一连高兴好几天。可是菊芋园论坛版主芒果却对他

说：去南海最好在冬天，目前时值五月，这个季节正

是南方高温天气，诗人们去了，极有可能被晒成干人

了，搞不好晒成人干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洪建民采纳

了他的意见，同意暂时先放一下，在适当时再进入运



行程序。 

这让洪建民思念南珠儿的旧愿又死灰复燃，他又

苦恼起来。他始终觉得和南珠儿，有着很大的差距。

这种差距是很难用后天努力来弥补的。所以，对南珠

儿，从她第一次离去，他就感觉到离去仿佛已成定势。

现在南珠儿已经去了北京，这一生再见到南珠儿可能

已经不那么容易了。尽管洪建民有时还想让南珠儿咬

他，即使咬他的脖子，把血管里的血咬出来喝了，他

也不再在乎。 

日子平淡如水，心潮奔涌澎湃。洪建民无论怎样

想，奇迹都没有发生。南珠儿越是隐身，他越是想入

非非。他甚至有几次跑到大道上去，久久地站着，幻

想报社的新闻采访车再次光临他的身边，把南珠儿送

来，让这里到处撒满早晨的霞光，或者像古代寓言故

事里的宋国人那样，有只兔子再撞一次大树，最好撞

在他的大腿上，让洪建民抱起来，而不让兔子撞伤。

可是等了许多天，新闻车终不露面，让他空怀一腔抱

兔之志，无功而返。在他心中，他也知道南珠儿离开

了海洋市，他还是期待奇迹发生，可是奇迹始终没有

如期发生。后来，他终于绝望了。洪建民告诉自己：“显

然，这不可能了。这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长痛不如

短痛，忍痛割爱吧！。” 



就在洪建民已经对再见到南珠儿不抱什么希望的

时候，文坛上一件想不到的事情，又让洪建民见南珠

儿的事儿有了新的转机，甚至让他和南珠儿又走到了

一起。 

  

一天，作家协会主席约洪建民去参加水环境文学

采风会。会议在富丽华大酒店22楼多功能厅举行，会

场布置得既典雅又堂皇。洪建民在会上见到了一位著

名诗人。他的网名十分好听，居然叫芒果。一看这名

字，你就会感到真的是既好看，又好吃。他的真实名

字叫王旭刚，和他的高大而阳光的身材十分般配。芒

果就是反对洪建民现在去南方考察红树林的那个网友。

芒果是从沙海市来的。他为了改善黄沙岭的自然环境，

在那里建起了一片沙漠绿洲。据专家们考证，芒果的

这个创举，有效的减少了沙尘暴的次数，年均达0.1%，

使沙尘暴的浓度降低了0.3%。经过交谈洪建民了解到，

芒果大学毕业后，和他一样为环保事业已经奋斗了多

年。和他不同的是洪建民只是利用引水的间隙，在南

珠儿的帮助下完成了白泉重逢定理的推导，而芒果在

北方沙海种下了大片的菊芋。这让他肃然起敬。                  

这位作家不是自己来的。他们一共来了二十个人，

据说是专门为海洋市水环境治理来采风的，并且说也



是专门来向小说《白泉》的作者洪建民学习白泉重逢

定理的。这让洪建民激动得不知说啥才好。这些朋友

全国各地哪儿都有。有几个洪建民握过手的，他记住

了这些人的名字。除芒果外，还有：小叶榕、依君儿、

沙尘戴、惠沉梅尔、苗雨、绿娃儿、红孩儿、白蜘蛛、

杨孜、丰腴留香等人。可惜的是没有南珠儿，让洪建

民深感遗憾。 

这群人不仅见过大世面，而且阅读量个个大得惊

人，连洪建民这个每天以阅读3万字巨额文字量自居的

书虫都自愧弗如。这可能是源于铅字印刷品的阅读，

当然也不排除网络浏览的便捷。在这个阅读量决定话

语权的时代，洪建民听了他们的发言，暗暗下决心，

会后要把新华书店三分之一的书买回来，充实到他的

个人书架。再不读书，他连张口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

在他没这样做之前，洪建民只能老老实实的坐着听别

人高谈阔论。尽管他手中有白泉重逢定理，也只能如

此。这些朋友谈起文学来个个口若悬河，而谈到诗歌

这个陈旧而新潮的文学样式的时候，更是眉飞色舞。

一直从诗是文学王冠上的明珠，对人类语言的发展功

不可没，谈到诗人的眼睛，包括诗人的耳朵，以及诗

人屁眼儿的环境艺术美学要素。 

这让洪建民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和



他拥有相同爱好的人。不但喜欢文学，擅长阅读，还

喜欢谈论环境美学价值。不过，这些都不能阻止洪建

民想念南珠儿。在心里他甚至问：这些人到海洋市来，

怎么没通知南珠儿呢？谁组织的，这么不周到，把谁

落下了，也不该落下帮他推导白泉重逢定理的网络环

境文化红人南珠儿呀！该来的没来，组织得一点都不

好，让这次文学之旅多么的没有风景。 

  

正在洪建民听得目瞪口呆的时候，忽然听到会议

主持人作协主席科克信宣布：下面我们欢迎海洋市水

环境专家团督导洪建民，为我们讲白泉重逢定理，据

我所知，洪督导的白泉重逢定理，不仅是水环境文化

领域里的一枝奇葩，也是人们解决生存难题和情感问

题的一把金钥匙。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个传说

中的奇人。洪建民摇晃着大个子，晃晃荡荡地走上了

讲台。他向会场下一看，整个会场座无虚席，鸦雀无

声。可是，他也紧张得说不出话来。还是科主席善解

人意，见状，马上说：“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欢

迎这位神奇的重逢大师讲话。”于是，又一阵热烈的掌

声，飘然炸响。洪建民定定神，终于开口说话了： 

“这个定理是我的女友南珠儿推导出来的。”这时

台下有人在小声低语：奇人就是奇人，你看人家多么



谦逊！ 

洪建民继续说：“可惜她今天没来。”科主席这时

脸抽动了一下，低声问坐在身边的芒果：“怎么回事

儿？”芒果小声说：“只在网上发了一个置顶通知，可

能南珠儿没看见，也许是因为工作忙，脱不开身。”

洪建民接着说：“不过，这不要紧，我可以代表她向大

家详尽的介绍一下白泉重逢定理，以及白泉老师的从

新洗水计划。” 

洪建民这时已经不那么紧张了，他说： 

我和南珠儿认为，在近百万年间，也就是人类直

立行走以来，重逢是每个人司空见惯的现象。关键是

我们想重逢，到底想和谁重逢？老虎几近绝迹，狼群

也已少见，熊猫、马鹿、梅花鹿、狐狸、獐狍、藏羚

羊已成稀有动物，甚至野兔、山鸡也很难见了；红颏

儿这种连乾隆皇帝都喜爱的著名龙鸟基本绝迹，还有

百灵、画眉、云雀、蓝天、白鹭、鹦鹉、相思鸟，这

些在不久以前还是举目可及的候鸟或者留鸟，每年春

天都能听到它们婉转动听的歌声，可是，曾几何时，

不见了，可能再也见不到它们了，远离或者死去，它

们已经在地球上很难与我们在相遇的的原点重逢了。

这仿佛是一夜之间的事情，昨天晚上还在向我们招手，

可是今天早晨，我们就失去了这些歌手和朋友，这不



是动物朋友的悲哀，而是人类的不幸。那么，河流与

清水，到底能不能重逢？这些都是我们所期待的。这

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故乡的芦花江。那时，冬天来了，

芦花江结冰了，走在洁净的冰面上，你可以看到冰层

下面的鱼群，欢快的摇动着鱼尾，自由的游来游去；

春天，当冰雪消融，清澈而洁净的江水又开始涌动它

优美的潋滟，拍打着两岸的原野，一派悠然新绿，让

人见了，感到多么的舒畅而惬意；那时的江水捧来就

喝，甘冽甜醇，喝一口你会永远怀念它。可是前不久

我到春城参加水环境理想诗会，我在芦花江捧起了一

捧水，里面有七八条从没见过的小绿虫在我的手心里

摇晃着小尾巴，每只小虫长着两只明亮的大眼睛正在

向我张望。我们讲重逢，讲的是和鱼群，是百灵鸟，

而不是和这些绿色的小虫子，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重逢，

白泉重逢定理告诉我们，和良好事物重逢才是我们这

个时代的正确选择，而和不良的事物重逢，不仅是个

人的不幸，也是群体的灾难。 

接着，洪建民把白泉重逢定理和公式向到会的文

朋诗友一一作了详尽的介绍。最后他说：“我读的书和

在坐的比起来，实在是太少了，还有好多我不知道的

事物和不明白的道理，我只是在我的好友南珠儿的帮

助下，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感谢大家对白泉从



新洗水计划的支持，以及对南珠儿和我的鼓励。我会

努力的，谢谢大家！” 

台下再一次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可能是白泉重

逢定理触动了科主席的快感神经，也许是这个定理推

导者的生动报告为海洋市增了光彩，他一脸喜悦的站

起来和刚走下讲台回到座位的洪建民握了握手，说：

“对不起，这次开会只在网上发了一个置顶通知，对南

珠儿没有到会深感抱歉。”洪建民说：“没关系，讲到

白泉重逢定理，我只是不能不提到这位重逢才女的名

字，没关系的。” 

接着会议又进行了诗文化与水环境文化、文学作

品与环境文化关系的专题发言。诗人芒果还介绍了菊

芋治沙，改善沙漠环境的经验，这让洪建民感到治理

环境是一个大的概念，不但要从新洗水，实现清水与

河流重逢，也要实现绿色生态计划，让绿色的植被与

裸露的原野重逢。 

会后在和芒果告别的时候，芒果紧紧地握着洪建

民的手说：“我在沙海种植了一片菊芋，沙海市的文学

朋友正在考虑在今年适当时候，召开一次沙漠环境治

理主题诗会，届时欢迎你带着白泉重逢定理到我的菊

芋园指导，你可别不来和我重逢呀。” 

 洪建民很喜欢这个一笑露出两颗虎牙的芒果，笑



着说：“一定去。” 

  

在芒果一行离开海洋市两个月后，某天凌晨3点，

洪建民打开电脑，登陆黄沙岭菊芋园论坛，一则消息

叫他高兴得跳了起来。芒果在论坛的置顶通知中说：

拟于8月1９日至2２日，召开黄沙岭菊芋园沙漠环境文

化诗会。特恳请北方鹤、南珠儿、南海芭蕉、水黄皮、

小叶榕、冷关公、一树珍珠务必赏光到会。在写给洪

建民博客的纸条中说：苗雨和依君儿的诗，近日引起

天下诗人广泛关注，诚望对这次沙漠环境文化诗会给

与支持。洪建民回复说：两位女诗人的诗和网友们的

评论早已知晓，召开诗会，势在必然，加之菊芋治沙

值得学习，届时一定到会。 

洪建民和水环境专家团游四海团长请好菊芋治理

荒沙的科学考察假，立即买了张机票飞往沙海市。飞

机途径北京市上空的时候，洪建民下意识的透过机窗

向下望去，看能否看到南珠儿是否也在飞机场登机，

尽管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还是看了好长时间。其实，

飞机只是一掠而过，洪建民看到已经过了昌平的上空，

到了居庸关山口，原野、峰峦郁郁葱葱的，古长城蜿

蜒于青山绿水之间，给人一派欣欣向荣的感觉。可是

没过多久，就是一片荒沙出现在眼前，他猜想这里大



概就是自古以来令人谈沙色变的沙尘暴发源地之一。

洪建民低头看了好长时间，都是茫茫沙海，偶尔几粒

新绿，总不能提起精神。他睡着了。 

洪建民醒来的时候，沙海市已经到了。一出机场

就看见芒果高高的个子，手里举着一块小得可怜的纸

板，上面写着“诗友在这里集合”的字样，在那笑呵呵

的等着他呢。他们虽是第二次见面，但是网上经常见

面，已经不那么生疏。芒果指着身边的依君儿说：“你

先带北方鹤上车，我等下一趟飞机再接两个人，到齐

了，咱们一起走。” 

依君儿和洪建民必然是见过面的，都显得很从容。

她从洪建民手中接过了旅行车，把他送上了车。然后，

依君儿好像知道洪建民渴了，顺手递给他一瓶菊芋园

矿泉水，一边风趣地说：“我们这里沙尘多，苹果少，

先喝一瓶菊芋园矿泉水吧。” 

 说完依君儿转身又去接人了。洪建民嗓子的确有

点干，打开矿泉水瓶，就大口的喝了起来。他环顾四

周，看到沙海市的机场虽然不大，但是绿化还是做得

蛮好的。尤其在一片氤氲的草地上生长的几株洋槐，

树冠低垂着，像几个阳光女孩，羞答答的站在蓝天下，

看上去更是可爱极了。这时，车上的司机坐在前面的

车座上正在悠闲的吸着烟，给人感觉和蔼而宽松，洪



建民几次想和他说说话，但他不愿打破人家的宁静，

也就欲言又止。 

他自己坐在那里，独自胡思乱想着。洪建民想南

珠儿会不会像上次那样，没看到通知呢？我也忘了在

博客里给她留言了。他忽然记起，刚才芒果说再接两

个人，怎么没问问接谁呢？正想着，忽然一阵琅琅的

笑声飘来，听了让他感到既熟悉又亲切，猛抬头，向

窗外一看，依君儿赔着南珠儿在后，芒果拉着南海芭

蕉在前，正笑哈哈的朝这边走来。洪建民立即跳下车，

迎上去和南海芭蕉握手。南海芭蕉狠狠地捏了一下洪

建民的手，让他感到有点痛。 

南海芭蕉说：“北方鹤，你总是捷足先登，我以为

我是第一个呢，没想到你比我来的还早。”  

洪建民马上回答说：“你来了，我能不恭候吗？” 

说完他们立即大笑起来。这时候南珠儿也在依君

儿陪同下走了过来。洪建民本来想和南珠儿拥抱，结

果只是用手尖轻轻地握了握。这让南珠儿很不满意，

她迎胸给了洪建民一拳，险些把他打翻在地。他晃了

晃，才站直了。 

洪建民说：“别这么狠。” 

南珠儿说：“你的脖子还是那样灵活，这我就放心

了！” 洪建民听了十分紧张，瞬间脸都热了，洪建民



担心南珠儿当着大家的面咬他的脖子，其实这是不可

能的，但是洪建民还是很担心。 

芒果可能看到洪建民的脸红了，接过话茬，“都知

道你俩是推导白泉重逢定理患难与共的密友，今天见

了才知道这知音见知音，真的就是不一样呢。” 

这话，又如久旱甘霖，浇在南珠儿心灵的枝叶上，

立即鲜活精神，轻松笑了起来，一点也没感到不好意

思。 

过了一会儿，一树珍珠、水黄皮、小叶榕，几位

环境诗人也到了，洪建民和他们早已熟悉，一一握了

握手，接上了车。只是冷关公没到，有点遗憾。洪建

民问芒果：“冷关公，来吗？”芒果笑嘻嘻地说：“他临

时有点变化，可能推迟两天。别等了，我们先到菊芋

园吧。” 

车满载着诗人们相逢的快乐和笑浪，离开了机场。 

  

晚饭后，洪建民回到房间见一树珍珠在记日记，

简单打个招呼，就从屋里走了出来。他见南珠儿站在

门廊里，正在和依君儿说话，就走了过去。依君儿说：

“我得去发会议文件，你们聊吧。”依君儿朝南珠儿和

洪建民点了点头就回屋了。洪建民拉着南珠儿走了出

来。 



终于又见到南珠儿了，洪建民兴高采烈地唱起了

《我遥望春天的桐花树》。这是他不久前专门为南珠儿

写的一首情歌。可是，不知为什么，洪建民想在QQ

邮箱里传给她，南珠儿总是拒绝接收。 

此时南珠儿跟在洪建民身边，听着这么亲切的歌，

高兴的晃动着漂亮的双臂和秀美的两手，随着和谐而

美妙的旋律，起伏着，好像要把洪建民的歌声抓住织

成手袋似的。 

洪建民唱着唱着，忽然停下了，说：“南珠儿，我

们到芒果的菊芋园转转吧，这里虽然比不得海洋市的

东大河，更赶不上缨络河，但是，芒果在这片黄沙岭

上开拓出一片绿洲，这个创举实在太伟大了。” 

“走吧，往东走还是往西走？”南珠儿问。门前东

侧，有好多青年志愿者正在编防沙用的帘子，有的在

菊芋地里疏苗，把过于密集的青苗间下来；南海芭蕉、

小叶榕、水黄皮几个诗人也站在青年志愿者的行列里，

有说有笑的在和他们一边聊天，一般帮着编防风帘。

芒果走来走去的正在检查帘子的尺寸和质量。 

洪建民说：“别打扰他们，我们向西走吧。”没走

几步路，看见一个静雅的小院，周围长着郁郁葱葱的

榆树，门开着，他俩向里面望去，看到工人师傅正往

车上装矿泉水。 



南珠儿说：“这里是矿泉水厂。”洪建民说：“我们

在车上喝的矿泉水，原来真的出于菊芋园呢，味道、

口感都不错。”南珠儿说：“这沙漠怎么会出矿泉水

呢？” 

洪建民说：“这里这么多树，能没有水吗？据资料

介绍，每棵树可储藏7吨水，极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南珠儿说：“我们继续走吧。” 

此时，夕阳正挂在远处的一个小沙丘上，照得黄

沙岭红一块、紫一块、黄一块的，有的地方金灿灿的，

亮晶晶的，有的地方绿油油的、蓝汪汪的，还有的地

方紫哇哇的、粉嘟嘟的，好看极了。南珠儿见了，说：

“洪哥，你看，七色滩耶！” 

洪建民说：“真是太美了，如果我们不亲自到这里

走走，还真不知道，这里会有这么好的风景。”  

洪建民和南珠儿并肩朝着夕阳走去，沙滩的热浪

在他们身边鼓荡着，脚下仿佛是刚刚息了灶火的笼屉，

让他们感到心里暖烘烘的、身上热乎乎的。转过一处

小沙丘，忽然面前出现了一处小松林，里面隐约有个

石碑；他们走了过去。及到近前，果然是一座汉白玉

质的的石碑。正面刻着“沙伯川先生之墓”。他们转到

石碑的后面，背面写着沙伯川的生平事迹。他们读后，

南珠儿感慨地说：“洪哥，看来古人说，青山处处埋忠



骨，这话说得一点儿也不错。” 

洪建民点点头，说：沙伯川老先生是一位献身环

境事业的先驱者，一看见他的名字，就让人肃然起敬。 

说着，他和南珠儿在老先生碑前深深地鞠了三个

躬。然后，十分恭敬的回转身，继续向前走去。 

这时，夕阳漫过来，举目望去，在先前的七色滩

的背景里，又糅合进血霞的光彩，看上去十分悲壮。

黄沙岭的颜色比先前更瑰丽了。此时向黄沙岭的菊芋

园望去，大片的花朵正在开放，金灿灿的。此时，一

阵微风拂过，摇荡的菊芋花像一张张笑脸汇成的海洋，

起伏着，他们仿佛坐在船上，荡开双桨，顺流飘去。  

 

忽然，他们听到菊芋地里，有人在气喘吁吁的呻

吟。一个男孩两手捧着女孩的衣服，仿佛要掏出藏在

里面的人世间感恩妙计。 

南珠儿见了赶紧拉着洪建民迅速的离开了。 

走了几步，把脸靠在洪建民的耳朵上轻声说：“快

走，别惊动他们。” 

洪建民看着走远了，对南珠儿说：“这两个孩子，

看上去才十八、九岁的样子，哪来的呢？” 

南珠儿平和地说：“可能是沙海市的青年志愿者，

来菊芋园干活，晚饭后，没事儿了，跑到这里幽会来



了。” 

洪建民暖暖地说：“那么专心致志的，我们过来都

没看见。” 

南珠儿一脸平静，耐心地说：“你没看见他们脸朝

里吗？” 

洪建民装做什么都不懂的样子，也许是想试探南

珠儿的态度，故意问：“他们在做什么呢？” 

南珠儿有点不耐烦了，说：“你没看见那个男孩在

洗衣服吗？” 

洪建民让人感到更加幼稚，说：“那个女孩怎么坐

在了男孩的身上呢？ 

”南珠儿终于不耐烦了，说：“那个女孩在嗑瓜子

儿呢。”接着一转话题又说，“现在的孩子成熟太早，

一高兴了什么事儿都敢做。”  

洪建民这时才恢复常态，说：“一代天之娇子啊！

很容易就这样给毁了，都是看《珍妮苞苞》看的。” 

南珠儿又平静下来，说：“也不能全怪《珍妮苞苞》，

这里也有自身的原因，当然也有家庭和学校教育的责

任。”  

洪建民说：“看来我们的教育还有死角。”南珠儿

说：“是呀！不过，好多青纱帐里，都有这样美丽的鸳

鸯，象东大河水库你宿舍里的花脚蚊子，看上去很可



爱的。这说明菊芋园也是一处生机勃勃的好地方，如

果不是沙老前辈和芒果在这里苦心经营和建设，想叫

鸳鸯在这里现身，也是很难的。” 

洪建民说：“在这么好的风景里，很容易引起人们

的某种意识冲动，还是你看问题全面。看来这辈子我

都得向你学习。看问题时，不能只看其一，也要看到

事物积极的一面。”  

洪建民和南珠儿说着话，继续向前走着，太阳已

经沉到远方沙丘的后面去了，天空挂满了晚霞。回头

看时，菊芋园科研所的建筑已经远远的亮起了灯火，

看上去像一处神圣的殿堂。菊芋丛中传来一片烂漫的

虫歌，仿佛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正在演奏的交响

曲雄浑激昂，听了令人感到十分美妙而惬意。 

可能南珠儿走得有些累了，也许是想静静的感受

一下动听的虫歌，便一屁股坐在柔软的沙子上，不起

来了。洪建民见状也顺势坐在了她的身边。他又闻到

南珠儿身上那股奇异的香气了。这是一股幽香，绝不

是用人工方法调剂出来的。洪建民知道南珠儿从来不

用化妆品，她身上所有的一切都是真的。 

南珠儿已在他的身边，他们紧紧地靠在一起，两

人静静的坐着，洪建民把手放在南珠儿的肩膀上，轻

轻的拈着南珠儿的发丝。他高兴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了，不过，对老师说的那个秘密，依然还在激励着他

的神经元始终保持着兴奋的状态，因为他觉得这个秘

密一定在南珠儿的心里。可是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

能让南珠儿讲给他。 

 

 

欲知后来如何，《红树之恋》下章更精彩 

（本章题目由铜雀台头条传媒编辑加） 

 


